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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of Great Craftsman Spirit from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raftsm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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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strategies of establishing the modern craftsman system and craftsman spirit by 
comparing the 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craftsman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rough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and objective factors caus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root of the decline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in China since the modern time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raftsman spirit of Japan still had some shortcomings, and it was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avoid similar limi-
tations when carrying forward the craftsman spirit. Three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he first is to 
formulate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ive to establish a craftsman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he modern indus-
try; the second is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stablish-
ment of modern craftsman spirit, and set up a new strategy for industr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he third is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innovative craftsmen and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highlight the “great craftsman spirit”. It is sug-
geste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formulate a strategy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high-tech industry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igh-end manufacturing, so as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 leap from great-power 
manufacturing to great-power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to internalize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craftsman spirit into the soul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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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古代文

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工

匠制度的废除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的工匠精

神一度衰微。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大国智造”

的角色转化，重拾工匠精神便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2016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重拾工匠精神的倡议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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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匠精神的论文数量骤然增多，并取得了不少研究

成果。然而有一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如在

对我国古代工匠精神历史形成的研究中，大多偏重于

知识考古，对其研究偏重于“技”与“器”的研讨，

而缺乏从“道”的层面分析与评判；对近代工匠精神

走向衰弱而不是产生新的工匠精神的历史根源探究

不深等。研究日本工匠精神的论文比较强调日本的长

处，而忽视与我国工匠精神产生差异的历史、现实原

因对比，没能从根源上指出为什么中国工匠精神在近

代走向了衰弱，而日本能产生新的工匠精神。对日本

及我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局限性讨论也较少，因此有部

分研究者会把工匠精神的内涵窄化，过于偏重强调

“技工素养”。在智能化时代，需要诞生适合未来产

业需求的“新工匠精神”。摒弃传统工匠精神中的时

代局限，发扬适合现代智能工业生产的新时代工匠精

神，才能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要。 

1  中日工匠精神及制度的起源与变化 

1.1 “工匠”及“工匠精神”的定义 

“工匠”在古代又有“匠人”或“百工”等别称，

是从事生活物质资料的发明设计、创造加工和美饰等

工作的劳动群体的统称。研究者邹其昌认为“工匠”

可以分为管理型工匠（大匠）、创造性工匠（哲匠）、

高技术工匠（巧匠）和一般工匠（普通从业匠人）四类。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品质

有着极致的追求，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并能在生产

过程中体验到内心升华的喜悦和身份的内在认同的

精神信念。 
工匠精神可以划分为“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

现实层面是工匠的技术原则、艺术原则、行为准则和

价值原则集合。精神层面把外在约束内化为主体价值

信仰、生存方式的精神价值。美国亚力克·福奇认为，

工匠精神应更多偏向于精神层面而非仅指技术与标

准的集合[1]。 
工匠的社会作用有“创物”、“制器”、“饰物”三

个方面。创物过程包括对生活物质资料的发明创造和

设计，是器物的发明创造者。制器包括制造、生产，

是社会器物的主要生产者。饰物是为满足人类精神需

要和生活品质提升而对器物作出美化加工。按现代的

职业划分，“创物工匠”是哲学家、科学家、发明家；

“制器工匠”是工程师、技术专家和工人，“饰物工

匠”是艺术家、美术师、设计师等。随着机械化大生

产及人工智能的升级，个人（一般工匠）的作用呈下

降趋势，而大匠、哲匠的作用却日益重要。 

1.2  中国工匠精神及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我国自夏商周便逐渐形成工匠制度，而工匠的人

身自由和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都比一般平民优越。夏

代工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地位要比

普通氏族成员要高。西周设立“司空”总领“百工”，

进一步规范手工业管理。工商食官制度在春秋中后期

逐渐瓦解，各国设置了“市籍”对手工业者登记来进

行监督管理。 
上古传说中，伏羲氏作八卦，燧人氏钻木取火，

有巢氏结巢而居，神农设稼，嫘祖养蚕，造父造车，

宁伦制乐等都是“圣人创物”观念的反映，体现了古

人对器物工具的崇拜。工匠的创物精神，通过神圣化

的光环而形成内在的精神优越感、使命感，获得职业

认同，并内化为工匠精神，进而更有利于这种精神的

巩固与传承。 
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术流派对手工业技

艺的态度截然不同。例如道家，崇尚返朴归真，认为

人工创造的东西为“伪”，有悖于自然之道，主张动

手劳作而反对过度使用工具，表现出反技术倾向。这

种思想可视为后世工匠精神中对“手作”痴迷的思想

源头。儒家则主张中庸，一定程度上肯定技术，但又

反对过分应用技术。一切设计以适用为原则，超越适

用以外的技饰要求，都会被视为“奇技淫巧”。墨家

学派却非常注意机械技术的应用，猛烈抨击道、儒“弃

什佰之器而不用”的做法。法家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

者，对技术相关的一切运用都大加赞颂。后世工匠制

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随着这几家学说的兴衰呈正相

关的关系。 
秦国是以法家为统治思想的政权，它清楚地认识

到技术革新、制度完善能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提升生产

力与战斗力的作用。它设立“将作少府”加强管理工

匠，创立“物勒工名”的问责制。以律法的形式（《工

律》《司空律》等）把这些制度明确下来。这些法律

与制度给秦国的统一战争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

于秦国崇尚法家，强化了对工匠的人身管控，“虏使

其民”。其严刑酷法造成匠人主动性降低，或残杀造

成工匠数量减少，可能也是导致秦国灭亡的因素之一。 
汉初黄老学说盛行，实行清静无为。工匠的人身

控制减弱，地位有所上升。汉武帝独尊儒术，采取“重

农抑末”的经济措施直接导致了工匠收入减少及社会

地位降低。 
隋唐以后的工匠制度，工匠地位也不容乐观。唐

代系官工匠主要由奴婢、番匠、和雇工匠三种类型组

成。宋代“雇募制”给予工匠远低于市场价的劳动报

酬，劳动剥削严重。元代划定匠籍，世代固化手工业

人口[2]。明代发展出“住坐”和“轮班”制度，却变

相加大了对匠人的剥削，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资本

主义的萌芽对封建小农经济的冲击，也客观上对封建

人身控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匠籍制度最终在清

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宣告废除[3]，匠户与其他

户籍的界限也被取消，解除了工匠无偿的封建摇役义

务，这标志着手工业生产摇役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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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本工匠精神及制度演变与历史局限 

“工匠精神”在日本又被称作“匠人气质”“职人

气质”等。日本自古以来盛行泛神论，古代日本工匠

拥有虔诚的神佛信仰。劳作被古代日本工匠视为“神

赐之业”，是尽忠天皇和敬奉先人的途径[4]。 
佛教传入后，日本的原生宗教思想与佛教思想逐

渐融合。佛教的“出世”思想被削弱，现世事功色彩

渐渐强化。工匠们认为现世生活也是修道，只要做好

本职工作，恪守世业也能成佛，即所谓的“世法即佛

法”[5]。 
公元 4 世纪，日本实行氏姓制度，把从事陶器、

铁器行业的劳动人口编入“品部”。品部民比其他平

民有更高的地位和收入，甚至有部分特权。工匠家族

从朝廷领取优厚的俸禄，无需操心生计，只需专注劳

作，技术优越者便能晋升。这刺激了工匠对产品和技

艺精益求精的主观能动性。 
镰仓时期（1192—1333 年），手工产品不再完全

归朝廷征用，出现了自立经营产品并将其直接卖给他

人的新“职人”团体[6]。职人成立分门别类的行业团

体，促进了行业的秩序化、规范化，发挥了产品质量

监督的作用。在普通民众的眼中，职人能上山下海，

挖地取矿，把大自然的物产取出并运用自身特殊的技

能，把它们加工为日常工具，是连接人类世界和神佛

世界的中间人。 
16 世纪以后“城下町”的制度确立，形成了一

个新的“町人”社会群体，进而孕育出近世町人的家

业传承观念。其内涵概括为六点：奉公守法、精勤忍

耐、俭约自律、诚信正直、知足安分、信誉至上。 
明治时期后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大批

老店被迫倒闭，以“家业传承”为核心的工匠精神遭

遇身份危机。不过明治政府对优秀的工匠有诸多奖励

措施，使原来的町人伦理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 
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把工匠精神从以家族为传

承单位的模式向社会化扩展，史称“泛职人化”。“泛

职人化”是指会社模拟“家”的形式对近世以来的工

匠精神的传承。把“一切为了家”的观念转变为“一

切为了会社”的集体价值观。 
在向现代化生产转型的过程中，日本把传统工匠

制度转化为现代行业标准并向国际输出。日本拥有数

量全球第一的长寿企业，位居世界前列的科研技术和

能力，和大量占世界领先水平的“隐形冠军”企业。

不少企业以“一技之长”，占据高端复杂加工服务上

游，并在全球市场占有非常大的份额。日本企业职业

教育的比例超过学校职业教育，保证日本有数量庞大

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这些转变都是日本现代匠人精神

所以强大的原因。然而日本工匠精神也存在深陷技术

主义、不计工本、不计时效、过度相信手作、整体环

节要求过高造成的行业要求及成本过高、稳定传承制

约市场的灵活应对等缺陷[7]。日本匠人有一种不做第

一誓不罢休冲劲，因此会年复一年地专注在技术的钻

研上，有时反而会对产品更迭的迭代趋势关注不足，

甚至错判形势，错过革新的机会窗口。当今时代产品

的竞争力并不能单纯地与质量划上等号，它是包括价

格、宣传、品牌、服务体验等更多因素的集合体。无

限地苛求品质，片面地追求技术高端，造成资金成本

和时间成本增加，收益递减，市场竞争力反而会受到

削弱。过分陷入“技术主义”一方面限制了对市场变

化的反应灵敏度，另一方面会对所有部分的要求过

高，造成“技术浪费”。不愿改变本产业以适应新时

代，可能最终遭致失败。 

2  中日“工匠精神”差异的历史化根源 

既往研究日本“工匠精神”的成果中比较强调其

长处，而忽视与我国“工匠精神”产生差异的历史、

现实根源对比，没能从深层根源上指出为什么中国

“工匠精神”从近代走向衰弱而日本能产生新的“工

匠精神”的问题。笔者认为，两国在“工匠精神”的

发展历史原因上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差异。 

2.1  两国的思想文化差异 

日本原生宗教文化的“泛神思想”一直存在。匠

人被认为是“神赐之业”，是可以“沟通人与神”的

人。在日本，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获得社会

大众的认可与崇拜，形成了尊重职人的传统。 
“泛神思想”过早在我国文化中消失了，我国重

实利的功用主义占主导，更有明显的“托古”思想，

要么把发明假托于圣人创制，要么托于古时某一名

人，甚至是古代无名氏，对当世名匠的崇拜较少。 
日本佛教几乎伴随着唐文化的引入而引入，且一

直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日本将做好本职工作视为修

道成佛的条件。江户时期的名僧铃木正三将提出了

“工作坊即道场”的理念。可见日本将作坊视作道

场，并制定复杂的仪式感以强化“工匠精神”的内

化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信仰的国家，虽然佛教也盛行，但

远未到深入影响各阶层思想行为的程度。中国人对仪

式的信仰并没有那么执着，儒家文化把过分追求精致

视作奇技淫巧。道家视“天然”胜于“人工”，呈现

反技术倾向；法家重实利而轻工艺；墨家思想则早从

汉初已走向了消亡。多种思想博弈对工匠精神的抑制

注定了我国发展模式与日本不同。 
工匠精神的形成靠社会制度的外化及匠人本体

的精神内化。制度上，日本匠人的经济及社会地位高

于中国匠人；精神文化上，日本对匠人更加尊敬，泛

神思想和佛教的渗透都有利于匠人精神的内化；而中

国更多要靠外在的国家法律措施等强制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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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国的匠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日本品部民经济地位超越普通民众。品部民不能

被随意买卖和杀害，且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品部民

有较高的收入，不用担心生计，可以专业于本业，精

益求精。 
在先秦时期，匠人的地位比一般民众要高，甚至

可以有一定的进谏权。而秦以后，人身自由和经济地

位总体呈下降趋势。对工匠的管理更多是靠匠籍制度

的束缚及严刑峻法。到明代更会滥发徭役，清代匠人

税和人丁税重复征收加重了匠人经济负担。中国古代

官营作坊，在严酷的压制和剥削下，生产大多不计工

本、工时。为完成一件满足上层贵族享乐所需的奢侈

品，动辄耗费数万人之力。这并不是以节约资源、工

时为目的的精益求精，而是任务式地执行命令。明代

后期官营造船厂浪费之巨、工效之慢、品质之差、贪

腐之严重令人咋舌。 
工匠精神的形成由社会外部制度约束和内在精

神内化两种方式结合而成。当外部压力适当，内在主

观因素强烈，便能产生相互促进与巩固的作用，形成

良性循环，使工匠精神不断积累强化。但如果法制、

匠籍约束等外部压力过强，社会、经济地位和荣誉感

过弱，则会削弱匠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使其产生叛

离情绪。为遏制匠人效率低或匠籍脱离的情况，又会

再强化法律钳制，形成恶性循环。而中国工匠制度的

历史更符合这种特征。 

2.3  两国近代史发展轨迹与世界市场中的差异 

中国匠籍制度从清初开始渐渐废除，以后也没有

重建起来，断层时间长，又无政府高层组织向现代工

匠制度转化。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在政府的主持下完

成了匠人身份的转变。 
甲午战争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宣告破

产，而日本却利用战争赔款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迅速

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虽然明治维新运动提倡学习

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生活方式，原有的文化却保存下

来，因此日本的町人伦理和泛化职人道德成为社会的

公认价值，在与西方工业竞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优势。 
两国同样面对西方的竞争。日本国土面积小，资

源匮乏，要靠出口商品换资源，这就迫使它加强质量

管理，约束规范，精益求精。这更进一步强化了现代

工匠制度及精神的形成基础。它并不能像中国一样，

走上以大量廉价轻工业产品换取少量高科技产品的

道路。这样以资源换财富的道路。要在制造业上取得

优势，比拼高质量和高附加值是日本唯一的选择，因

此保留并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最好的出路。中

国用四十年把过往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全部走过，其

产业更新之快，世界上找不到相似的国度。因此“世

守其业”式地不断精研某一领域，以及不计工本和时

间利益去追求质量，并不是中国当时最佳的选择策略。 

3  建立新工匠精神的现实对策 

3.1  以新法律法规保障现代化工匠制度 

工匠精神到底是起源于制度还是文化？古代工

匠精神一是由政府、法律和行会约束等外在动力强制

推行，即所谓的工匠制度；二是靠工匠群体“圣人创

物”、“以业敬神”等主观信念自我精神强化。制度保

障才是工匠精神的前提条件，不能绕开工匠制度去提

倡工匠精神。 
笔者认为古代封建严刑酷法和人身控制都是现

代社会不可倒逆效仿的，当代当然不能照搬限制人身

自由和职业流动，严刑管治的老路，必须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摒弃古代人身管控的手段，优化人材流动

方案。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行业技术标准，

鼓励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专利。使一线科研人员、技

术发明者、专利拥有者、设计原创者、伟大管理者和

工艺师们拥有与精神劳动付出对等的应有的社会经

济地位。吸引更多的人材向大匠、哲匠性质的岗位流

动，优化人材配置。 
同时效仿日本近代以国家为主导，认定优秀大匠

资格并颁发荣誉的做法，提高创新型匠人和高级管理

型匠人的荣誉地位，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养个

体乐岗敬业、拼搏进取、追求完美、力争第一的新时

代工匠精神。 

3.2  区分文化遗产保护与建立新工匠精神的差别 

过往对工匠精神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着眼于

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上，这些

传统工艺大多有“手作”特征，因此很多对工匠精神

的研究偏重着眼于对手作精神的赞美。但某些研究者

往往会忽视一个问题：手作并不是工匠精神的根本属

性和必要条件。工匠的概念亦不仅仅限于传统手艺

人。把“手作”称为“手作文化”[8]，把“手作”视

为工匠与其他劳动的区别标志[9]，把手工劳作与机械

生产对立起来[10]，把传统手作工艺的没落当作工匠精

神萎缩的表征……这些都是混淆概念所造成的逻辑

陷阱。 
首先，机械是手的延伸。机械代替手工，人工智

能代替人工，都是人的能力外化的表现，符合社会发

展的需求。工匠精神体现在对品质是否有高度的追

求，对客户体验服务是否周全。工匠精神并不以是否

使用机械作为评断标准，所以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并

不违背。 
西方工业革命后，机器化生产解放了人的劳动，

手工的作用正在减弱。德国包豪斯学院就主张既要考

虑成本，也要兼顾品质和效率。同时认为艺术家与工

匠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界限。只强调造物而忽视发明创

造及美学与造物的结合，是对工匠精神的阉割；只强

调手作而视机械化生产为对立面，反对“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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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则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 
其次，将传统手艺人与工匠等同也是偷换概念。

现在大部分研究的着眼点只落在一般行业工匠身上。

这种概念窄化的倾向，只会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更

谈不上现实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与树立新工匠精神

是两个有关联但也有区别的课题。新工匠精神的“新”

应更多着眼于未来发展的需要，符合高新科技、人工

智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新趋势，重点研究能取得制造

业制高点的新技术研发、新产业管理、新制度的创新

与维护方面的领域，并围绕相关领域制定及实施人才

培养战略。 

3.3  提高创新型人才地位以凸显大匠精神 

关于工匠精神的研究论文中，有很大部分比例是

职业教育的媒体以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培养工匠精神

为切入点的。要注意到要避免工匠精神概念窄化的局

限：“工匠精神”并不等同于“技工素养”。 
随着机械化生产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人工在生产

中的决定作用只能越来越小。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管理及销售模式

的创新、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对品牌性格的塑造、科技

与美学的融合等，都是未来竞争决胜的关键。大匠和

哲匠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乔布斯对苹果的

影响。乔布斯是产品的发明者和品牌的缔造者，更是

有远大理想的管理者，把他个人的性格外化为苹果的

品牌性格，是高科技与美学的高度结晶，被誉为“科

技美学”。华为品牌也是任正非的进取精神与科技团

队共同致力研发的工匠精神的结晶。又如钟南山、李

丽娟等院士，为我国抗击疫情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中国的航天、北斗、高铁、人脸识别、无人驾驶

等一系列领先科技，无一不是对品质无限接近完美，

力求技术领先的现代工匠精神的体现。 
以上的例证都表明，在一线技工的作用被削弱

（但不等于无作用，在高度分工的社会，任何一个环

节的品质控制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体），以及科研、管

理、设计、美化等作用日益提升的时代，人们更应该

用广义的工匠概念（大匠精神）去研究工匠精神的现

实推广的意义。 
笔者认为“大匠精神”是隶属于“工匠精神”（大

匠、哲匠、巧匠、技匠）中的其中一个重要内涵。不

妨将大匠的概念稍作延展，扩大到包括四种工匠的前

三个层级。随着人工作用的减弱，精神创造与行业管

理作用的提升，“一般技术性工匠”要向“巧匠”的

层次提升，成为行业中能独当一面的技术指挥执行人

才。随着现代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流水线上每一个

配件、每一个步骤环节、到宣传销售、后期服务等，

任何一环都是缺一不可，牵一发动全身。在不同生产

环节上的工匠们都要充分发挥对自己产品无限追求

完美、以用户体验为上、注意美化生活与实用完美结

合的工匠精神。 
属于“大匠”层级的职业如科学家、发明家、管

理者、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等，一定是未来产业

决胜的关键人才因素。他们决定着科技领域与制造行

业发展的广度与高度，决定着核心竞争力。要加强对

此类人才的培养，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

国家要制定高科技产业的长远发展方略，引领科技领

域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从大国制造向大国智造

的产业飞跃。在健全国家相关法律的同时，打造大匠

精神文化，把大匠精神内化为中国制造的灵魂。 

4  结语 

本文比较了中日工匠制度和工匠精神的形成和
发展的差异，探讨我国近代以来工匠精神一度衰落的
历史与现实根源。同时指出日本工匠精神还存在深陷
技术主义、不计性价比、过度相信手作、稳定传承制
约了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等缺陷。我国要发扬工匠
精神，就要扬长避短。工匠精神起源于工匠制度。现
在社会不可能倒退到旧时代的人身控制的工匠制度，
新时代需要建立适合现代人文精神价值与社会商业
价值的新工匠制度，要突破其历史局限，实现从“工
匠精神”到“大匠精神”的跃升。 

笔者提出三个方面的现实对策：（1）我国应根据
新时代产业升级转型的现实需要，制定鼓励新型科技
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的新法律法规，努力建立符合现
代产业趋势的工匠制度；（2）应区分传统文化遗产保
护与建立现代新工匠精神的差别，确立新的行业与人
才发展战略，把推广新工匠精神的研究重点放在服务
新产业升级，确保我国在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新型服务
业的领先地位；（3）应大幅度提高创新型匠人和高级
管理型人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突显“大匠精神”，引
领科技领域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把大匠精神内化为
中国制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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